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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史学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门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以人类与 

环境的互动，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人类活动对原生态自然环境的影响等等为主要内容。生态文明 

史观是核心指导理论；其研究方法在承续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外，大量借助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 

其中，史实综合互证法、实地调查法、口述访谈法、计量统计法为最为有效的研究方法。该学科扩大了史学的研 

究领域，在增加科学要素，强化史学的公共性等方面发挥作用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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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学是近十余年来崛起的历史学边缘交叉学科之一。许多学者，尤其是世界史学者在介绍美欧学者研究成果的过 

程中，对环境史学的概念、研究对象以及方法等问题都进行了探讨，贡献较大。同时，从事历史地理、灾荒疫病史研究的部分 

学者尽管研究环境问题较早，但受此影响，也明确地围绕着环境史学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为中国环境史学的成立提供了学 

术基础。相关各方的讨论产生了不少成果，有争论也有共识。不过，当前环境史学研究还有一种倾向，即多奉西方史家的著 

作为旨归，以西方史家的马首是瞻，在所取得的成果中以介绍西方相关研究成果为多，而以建立中国人自己话语系统暨建 

立自己学科体系为指向的成果较少。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笔者以为，在当代史学研究高度国际化、综合化的今天，我们需要 

参考美欧的研究成果，但更要密切地结合本土史学资源，以研究中国本土的生态环境为核心，建构起能获得国际共识的、中 

国本土的环境史学。既在环境史学的概念之下，各自从自己的研究角度或学术领域切入主题，形成的共识越多越好，也不怕 

分歧，最重要的是为建设中国的生态文明提供历史背景、经验教训，为扩大公共史学领域，增加历史学的科学要素和人文内 

涵作出自己的贡献。 

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的--I'-J新兴学科，已被学界所肯定，但它还很不成熟，还处于发展过程中，从概念到研究对象还需 

要深入讨论。当此之时，笔者也想对此发表看法，谈谈自己的研究心得。 

一

、环境史学的概念界定及研究动因 

(一 )关于环境史学的定义问题 

环境史学是历史学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它主要是以历史上的环境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建构起来的--f-i新兴学 

科。它所关注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对于环境史学还没有统一的概念，从目前介绍的西方学者关于环境史学的 

概念就已是五花八门。而中国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由于服膺西方学术派系之不同，故在介绍和融汇其概念方面各有侧 

重，而那些专门从事于中国本土环境史研究的学者，由于研究的微观领域不同，也对环境史学概念在界定上存在着分歧。 

目前，中国学术界公认环境史学作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首先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环境史学一词最早是 

由美国学者纳什(Roderick Nash)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中提出的。他认为，环境史学是“对环境责任的呼声的 

回应”，研究“历史上人类和他的全部栖息地的关系”。斯坦伯格(Theodore Steinberg)认为，环境史学要“探求人类与自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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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关系，即自然世界如何限制和形成过去，人类怎样影响环境，而这些环境变化反过来又如何限制人们的可行选择”。斯 

图尔特(MartStewart)认为，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 

系的历史”。麦克尼尔(John Mc Neil)认为，环境史学研究“人类及自然中除人以外的其他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1]。唐纳德· 

沃斯特(DonaldWorster)给环境史学定义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2] 

威廉·克罗农(willarnCronon)对环境史学的界定较有代表性，他在其代表作《土地的变迁》的引言部分，给环境史界定为，“环 

境史就是这样一种历史，它把研究范围从人类制度(经济的、阶级的和性别的制度，政治组织、文化礼仪)扩大到给这些制度 

提供舞台的自然生态系统。这种历史必然要把一系列非人类的因素置于历史舞台的核心。”在《环境史的作用》中又定义为， 

“(传统)历史研究范围以外的自然生态环境，研究经济、阶层政治等社会属性在自然生态环境中发生作用”；“探讨某一特定 

地区的特别之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对环境政策的研 

究。[3]上述西方学者关于环境史学概念的界定各有侧重，对中国环境史学的研究具有极强的借鉴及示范作用，且对中国环 

境史学者都曾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上述所列西方环境史专家所提出的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中，纳什的概念明确强调了人地关系，强调了环境史学的主要 

任务是解答环境保护运动所提出的环境史课题。斯坦伯格的概念重点在于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即人类如何影响了环 

境，反过来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的历史问题。麦克尼尔则重点放在“除人以外的其他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强调非人的“荒 

野”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有多少学者就会有多少关于环境史学的定义。而且，他还否认环境史学是历 

史学的新的分支学科，只是对历史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显然，他的定义隐含着环境史学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和思考方法的蕴意。威廉·克罗农则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环境史学的重要内容加以考量的。我们从中国当代环境史的论著 

中可以明显地发现西方学者学术思想政治的影子，甚至连环境史学的概念界定都是以西方史学家的概念为模板的。 

在西方有关环境史学的所有概念中，以美国环境史学会提出的概念最具有代表性 ：“环境史研究历史上人类与自然之 

间的关系，它力求理解自然如何为人类行动提供选择和设置障碍，人们如何改变他们所栖息的生态系统，以及关于非人类世 

界的不同文化观念如何深刻地塑造信念、价值观、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它属于跨学科研究，从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自然 

科学和其他许多学科汲取洞见。”【4]这个概念综合并吸收了上述相关史家所下定义的相关内容，突出强调了历史上人与自 

然的关系，以及研究人类如何改变了他的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强调了环境史学的跨学科特性。总括而言，西方学者对于环境 

史学在定义上包括如下内容：研究历史上人类与他的全部栖息地的关系；研究传统史学研究范围外的自然生态系统；研究 

不同民族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政治思想、环境思想以及它的跨学科性。 

中国大陆学者对于环境史学的理解以及在概念上深受西方学者的影响。不过，不同的学者由于学科专业素养和研究倾 

向迥异，故在界定环境史学概念方面仍有不同差异。景爱认为，“环境史就是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史，它的对象不是环境变迁， 

而是人类与自然物质交换、能量交换的历史过程及其结果。”[5]包茂宏认为，“环境史就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 

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61王利华认为，“环境 

史运用现代生态学思想理论、并借鉴多学科方法处理史料，考察一定时空条件下人类生态系统产生、成长和演变的过程。它 

将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互相依存的动态整体，致力于揭示两者之间双向互动(彼此作用、互相反馈)和协同演变的历 

史关系和动力机制。”[7]“环境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它既是一个新史学领域，更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新思维。”[8]他主张 

把“人类生态系统演变作为环境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他还承认“笔者内心更愿意将环境史当做一种新的历史认识方式和解 

释体系。”(9]高国荣认为，环境史学是“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着力探讨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以 

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的--f']具有鲜明批判色彩的新学科。”[101梅雪芹认为，环境史“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 

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11]环境史研究要“紧紧围绕‘人及其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史’来展开，不仅 

要具体地、历史地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要深入认识和揭示这一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历史的、现实 

的关联与矛盾。”[12]滕海键认为，“它以人类和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在历 

史上是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13]上述所列中外学者有关环境史学的概念，恐有挂一漏万之嫌，只是选出较有代表 

性的概念表述，以利于进一步论证之需要。 

中国环境史学者在学术研究理路特别是在概念界定上深受西方学者影响，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第一，目前国内从事 

环境史研究的相关学者中大多是从事世界历史研究的学者，故欧美环境史学思想大都是由相关学者率先向国内介绍引进， 

所以在学术上自然深受西方话语系统的影响亦有其必然性；第二，不管中外学者对环境史学如何认识，对学科概念如何界 

定，在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一门分支学科这点上具有共识性。由此，关于环境史学讨论中的学术共识部分甚多。学术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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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就是要在更大的范围内争取达成更多的共识，以利于学术之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学者中，王利华对环境史学概念的界定最有代表性。综其要点有二：他主张把人类生态系统作为 

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认为环境史学是一种新的认识方法和解释体系。如果按其所说，那么历史研究就全变成环境史研 

究了，也就没有其他的分支学科了。他在《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一文中更认为，在近百年中所演绎的两次“新史学”之 
一 的当代的“新史学”中，环境史学具有“将自然科学理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倾向”，其“新”“主要表现在史学领域的进一 

步拓展及其科学性质的进一步强化。”[143因此环境史学也可以称为现时代的“新史学”体系，以示别于传统史学。大有把环 

境史学作为历史学在新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代名词的倾向，而不是把它作为历史学的一个边缘交叉学科来考量的。这种认 

识固然反映了其对环境史学的认识，相关表述亦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彰显了其学术的独特性，但同时也极易引起学术争议。 

尽管有学者称，有多少研究者就会有多少种环境史学概念，固然能说明环境史学本身的丰富性和多歧性，但是，相关讨论越 

充分，共识的部分越大，学术对话也就越容易。 

基于此点，在综合中外各家有关环境史学概念的基础上，结合笔者个人的研究体会，试就环境史学定义问题提出自己 

的界定：环境史学是以历史上与人类相关的环境作为研究对象，以生态文明史观为指导。借助于生态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 

对人们所关心的环境问题进行史的考察而形成的-f-j历史学新兴边缘交叉学科。这个概念有如下几层意思：第一，环境史 

学是历史学中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而不是别的学科；第二，每一个学科都有自己固定、稳定的研究 

对象，学科始得成立。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历史上的与人类相关的“环境”，强调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第三，任何一门 

学科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与方法，而环境史学的指导理论则是生态文明史观，它吸收了当代世界通行的人类共有一个地 

球、共有一个家园，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是发展、延续文明的思想。而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历史学科固有的行之有效 

的研究方法外，更多地吸收了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和其他一切自然科学中有利于历史研究的新科学方法；第四，环境史学是 

历史学中最具有现实应用性的部分，它着重于对那些人们关心的环境问题背后的成因进行历史追溯，以探讨其利害得失、 

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丰富人类的思想宝库。 

(二)关于环境史学的研究动因 

环境史学为什么能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并成为历史学中的“显学”，其崛起原因和研究动因皆值得探讨。笔 

者认为，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环境史学的崛起和研究动因主要有如下二条：一是中国国内的环境问题已日益凸显，给学术界 

提出了新课题，需要史学界以历史追溯的方式来回答现实提出的环境问题，满足于当下对历史经验教训借鉴的现实需要； 

二是在历史学科全面振兴，史学面临着综合化、电子信息化、微观化(也有称为破碎化)趋势中，史学自身如何更好地适应时 

代发展与进步要求，完成自身的华丽转身，这就需要构建起有中国特色、有中国人话语权的史学体系，包括建构环境史学科 

理论体系。 

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定胜天”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人类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 

以满足自身的欲望，结果破坏了自然原有的生态平衡，也使我们人类处于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之中。大规模森林的砍伐，土地 

的过度开垦，农业发展的过程中违背地球自然形成的气候带向草原进军，过度的破坏草原，造成了荒漠化。工业的发展、人 

口的集聚、大气的污染、三废的排放，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生活环境，人类自身亦深受其害，这一切都引发了我们的反思。这是 

环境研究成为热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也是一个污染很严重的国家之一，除了传统的污染外，高科技的滥用所导致的新的污染，如 

核放射性尘埃污染、杀虫剂污染的严重后果在美国表现得最为典型。故引发了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而环境史就是美国历 

史上的自然资源保护运动与战后环境保护运动发展的产物，同时它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生态学思想的发展和普及也有直接的 

关系。其学科创建可以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环境史学会和《环境评论》杂志的创办为标志[15]。 

在欧洲，环境史研究作为学术界对生态危机和环保运动的一种积极回应，首先在2O世纪7O年代末期的德国兴起。在 

80年代中期以来的瑞典、芬兰、英国、德国等国，环境史研究更关注于工业化及城市化带来的环境问题。这种关注在 1986年 

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之后达到了顶点。长期的空气污染所导致的森林枯萎以及北欧湖泊的酸化等，使历史学家越来越 

意识到人与自然的互动值得研究。其本质是历史学者对公众要求的一种回应[163。总之，相关论著都明确讲到了环境史学是 

在战后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下兴起的历史边缘学科。笔者以为，环境史学只所以在美国、英国那样的西方国家首先产生，这 

与其学术体系开放，学术探讨无禁区，易于产生学术的多样性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与欧美社会高度的工业化及其所带来 

的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普遍关心有关。 

环境问题催生了环境史学的崛起，这条规律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即中国环境史学的崛起也是由于中国自身环境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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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严重引发的。笔者不认同环境史学在中国的产生并引发讨论仅仅是个别学者从西方引进的结果。环境史学在中国的崛 

起，固然也有西方环境史学研究的示范效应，但主要还是中国本土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引发的。90年代后，在片面追求经济 

增长效应的推动下，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随之而来，江河污染、空气污浊，酸雨、灰霾天气频现，环境恶化严 

重困扰国人。癌症村的出现更反映了某些局部地区环境恶化已达到了极点。环境问题对整个民族的生存发展都带来严重的 

危害，已成为整个社会都普遍关心的社会公共问题。遂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参与，即这种严重关注必然要投射到学术研究 

中来。它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具体学科或某一具体的人，而且几乎所有学科都纷纷参与。如不是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并引发 

了全社会的关注的话，也就不可能引发中国史学界这么大的兴趣。历史学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它要解决现实提出的问 

题。尽管历史学家们要研究的学术问题有千千万万，然而只有能使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那部分内容才会引发他们大规模地投 

入精力物力去研究。其中，由于环境史学的研究所受关切度高也就自然成为近年来史学界一个新亮点了。否则，没有社会需 

要和需求，没有中国环境问题给学术界提出的挑战和课题，也就不会有学术界的应战和研究。中国环境史学的研究固然受 

到外国学术界的影响，但20世纪 8O一90年代环境问题受到中国史学界的重视，也是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环境问题日益凸显 

之故。否则，如果我们没有环境问题的切肤之痛，也不会在学术界形成潮流，或不会形成研究热点。例如，2003年“非典”发生 

后，受流行疫病给社会带来灾难和混乱的现实刺激，史学界很大一部分学者开始转向灾疫史的研究，以寻求借鉴历史上的 

经验教训，故此时史学界有关疫病史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就最能说明问题。 

在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环境史学在当代中国的崛起有着丰富的本土渊源。即环境史学在中国并不是建筑在空中楼 

阁之上，而是有着深厚的学术土壤。否则单靠几个人的引进也只能昙花一现。到底中国环境史学的兴起是直接承继本土学 

术渊源，还是在西方环境史学的启示之下，在学术界已引起不同看法，并展开过相关学术讨论。与从事世界史研究学科背景 

的学者强调环境史学外来说不同，中国史学者则认为，2O世纪30年代历史地理学在我们兴起与发展的同时也孕育并催生 

了环境史研究。朱士光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史的兴盛，虽然也受到国外，当然包括英、美等国环境史学家们学术思想 

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毋庸置疑，其渊源还在中国自身蕴涵的丰厚的史学以及20世纪30年代兴起并发展成熟的历史地理 

学的激发。”[17]明确强调了当代环境史学的兴起直接继承了历史地理学。 

虽然笔者同意朱士光关于环境史学在当代中国的崛起有着深厚的本土学术渊源的观点，但是笔者主张还是应从更广 

阔的学科背景去思考更为准确，即中国环境史学的兴起并结出硕果，是建立在本土学者共同努力的基础上的。如气象学家 

竺可祯 1922年就讨论了地理对于人生的影响问题[18]，1973年 6月发表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被 

认为是环境史学的代表作品。历史地理学家文涣然对于野象地理分布及迁徙的研究也是环境史的典型问题，具有代表性。 

此外，从事农学、水利、社会史以及灾荒史学者，都曾为这个学科的产生作出过贡献。以农学史、林学史及灾害史为例， 

在20世纪 3O年代中国诞生的许多农林专业杂志，如《农报》《农林新报》《农声》《中华农学会丛刊》《农事双月刊》等，以及非 

农林专业的《科学世界》《东方杂志》《新人周刊》《新生命》《工业安全》等杂志上，就曾发表了大量属于环境史学方面的文章， 

如黄瑞采译的《中国北部森林之摧残与气候变为沙漠状况之关系》，徐善根的《陕北之飞砂问题》，祖逖的《二化螟虫为害与 

环境之关系》，凌道扬的《我国及广东之荒地问题》，徐宗士的《中国灾荒问题之考察》，方正三的《农业灾荒与农业气象》，祝 

锡元的《环境与疾病》，天明的《自然环境与中国历史》、叶在和的《从自然环境影响社会谈到云南文化之落伍》、胡山源的《开 

封的风沙》、史维新的《我国燃料问题》、哲生的《都市与煤烟》、毅贤的《摧残都会健康的煤烟一及其预防法》，邓远澄的《大都 

会的煤烟防止问题》、成聚的《黑烟笼罩下的鞍山》等，都可以看成是环境史学方面的文章。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早由从事历史地理学的一批学者转向历史环境问题的研究并与从事灾荒史的学者一起共 

同构成了研究历史环境问题的基本力量。中国水利、气象等部门研究人员近几十年所编辑的《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国历史大洪水调查资料汇编》等，为环境史学提供了可靠的气象资料。国内灾害史的研究 

兴起于8O年代，中国第一届全国灾害学学术会议 1987年5月召开，2Ol1年 1月6日～8日，已经召开了8次，发表了大量 

灾害史方面的论著。由李文海主编的全 l2册的《中国荒政书集成》是迄今为止较为重要、也是最有分量的环境灾荒史方面 

的文献资料集。灾荒史其本身就是环境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边界与外延都比较明确。 

总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本土学者也在有意无意地从事于广义的环境史学研究。尽管在 1990年以前，中国本土 

学者是在“环境概念缺失”的情况下进行研究的，但是有些内容也已涉及到近代工业文明对于环境破坏这类准现代意义的 

环境史学内容了。199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的环境问题Et益突出，近代工业范式背景下的生产生活方式El益显现出它的致 

命缺陷之时，一部分对于现实环境问题较为敏感的史学工作者便更加自觉地从事于环境变迁史的研究。在中外学术交流大 

开放的今天，世界史学者更多地提供了西方环境史学者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范式；中国史学者则借助之更多地研究中国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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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史案例，两者共同成就了当下环境史学的进步。 

构建有中国特色、有中国人话语权的环境史学科理论体系，亦是当代史学界的重要学术动力之一。中国有着悠久的治 

史传统，传统史学材料异常丰富。然而为封建王朝服务的传统史学“君史”，在近代，随着建立近代国家的需要而受到“叙一 

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的“民史”的挑战而被迫向近代史学体系转型。 

自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民史”的建构过程中，在史学的指导理论、表述体系等方面都深受西方史学的影响，其话语系统也 

基本实现了与国际史学界的对接。在保存中国传统治史，吸收西方史学元素，拓展、研究并关照中国本土史学问题等方面， 

表明史学工作者在本土史学适应社会进步方面已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当代，史学的本土化又获得了巨大进步。一是中国 

史学体系日渐完善，各种史学边缘交叉学科的出现大大拓展了原有史学研究空间；二是在关乎国家政治经济民生环境等等 

重大历史问题上，都有史学工作者发声，产生了丰富的资政育人的研究成果。总之，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来，史学界在经 

历了移植、吸收、消化西方史学要素过程后，建构中国本土的现代化史学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 

环境史学作为以研究人类生存环境问题为领域的学科，是历史学介入现实生活的重要窗1：3。在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国人 

关注、人们对自身的健康日益重视的今天，以历史地考察环境问题为己任的环境史学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出来，并成为历史 

学科中的“显学”部分，自然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中国历史上水旱、瘟疫等灾荒史、人为因 

素影响之区域江河湖泊变迁研究之大量成果的出现，说明史学工作者对于研究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因此，把分 

散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整合，把各种环境问题的研究升华为通用的概念和理论，就成为当下环境史学学科建构的急迫任务 

了。近年来史学工作者对于环境史学从概念到研究范式的不厌其烦的讨论，恰恰好反映了建构中国特色、具有中国话语权 

的环境史学的现实需要。 

二、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及边界 

学科的划分或依研究对象研究领域，或依独特的研究方法而定。环境史学作为历史学的--V]新兴的分支学科，也必然 

有其固定的研究对象。不过它的研究领域或研究对象不应是涵盖整个历史学的研究内容，即只能是历史学研究的某一局部 

或某一部分。笔者以为，环境史学应以历史上与人类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或固定的研究领域。且作为环境 

史学研究对象的“环境”，也就是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空间状态，既以人类的生存标准的优化作为判断，以对于人类的 

优劣危害程度作为客观标准而认识的环境。环境所涉及到的内容非常广泛，有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 

会环境、道德环境、法律环境等等。本文这里所讲的环境主要是狭义上的人和自然相互关系所产生的环境问题。从大的方面 

可分为自然环境与“人造环境”两大部分。这里有几点必须强调：一是该学科所研究的“环境”是历史上的环境，不是现实的 

环境。不过现实环境可以提供一种参照，可对其做历史的考察；二是这种环境必须是直接或间接与人类相关联的，非此则可 

不做为研究对象；三是生态学、气象学等自然学科的成果和研究方法，可以拿来为环境史学所用，亦可将其整合到历史学的 

知识体系中去。四是环境史学不等于生态学或气象学，不能相互取代。否则，环境史学便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 

(一 )原始自然环境制约并影响人类 

所谓自然环境即是指先于人类而存在的环境。如地形(平原、山地丘陵、崇山峻岭、沙漠、江河湖泊等)、土壤的肥瘠、温 

度高低、水质优劣、空气清浊，一年四季、寒暑昼夜等皆为自然环境的构成要素。人类依赖自然环境而得以生存，自然环境往 

往规定着特定地域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民族习性。其皆因人类适应环境而形成[19]。 

西方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O一1831)都曾讨论过环境 

对人的影响问题。孟德斯鸠认为，人们在寒冷的气候下有较充沛的精力，而在闷热的地方，则会感觉到“心神非常萎靡”。“在 

寒冷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是很低的。在温暖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就多些；在炎热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 

受性是极端敏锐的。”(203总之，他认为地理气候对人的身体、性格、行为均有影响，并间接地导致了各地法律内容的差异。 

黑格尔也强调地理自然环境对早期人类文明的塑造作用。“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其特点是“实体的、不 

变的、金属的、高起的区域，闭关自守，不易达到，但是也许宜于把冲动送到其他各地”；“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 

方”，其特点是“文明的中心，而且还没有开发的独立性”；“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其特点“表现和维持世界的联系。”[21]其 

于此种认识，黑格尔强调由于平原流域有肥沃的土地，这里的居民生活所依靠的农业，获得了四季有序的帮助，农业也就按 

照四季进行；“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所以“在这些区域里发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大国的基 

础”；而在海岸区域生活的民族则富于冒险，“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 

觉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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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 

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22]黑格尔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的思想行为方式的影响。由于地理环境 

的不同，形成了游牧民族、农业民族、渔猎海洋民族之别，并形成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 

人依存环境，人离不开环境。在生产力比较低下的时代，人主要是环境的奴隶。人的生存首先要适应环境，从而产生了 

一 系列相应的风格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形成了一系列的观念符号系统。譬如中国人强调人应顺应自然环境， 

于是就产生了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共生的文化理念。在其他民族中也有强调人与自然相处的文化理念。 

在远古时代，人类只有适应环境才能生存，故生存恶劣(如严寒、酷热等)、资源匮乏的环境是不适和人类居住的，故早 

期人类居住地都是在环境优美、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的温暖的河谷地带，这里取水方便，食物供给丰富，较适合人类居住。而 

在那些高山峻岭、寒冷地带或热带则不适合人类居住，更无益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为什么在地球北半球的温带半温带地区 

都是发达国家?这里很能说明地理自然条件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在温带、半温带这种环境中，较适合人类居住，但是人 

类如果不劳动就不得温饱，所以需要人类的劳动，而劳动则是创造一切财富发展文明的重要前提。然而在热带雨林地区，由 

于一年四季常青，天然食物供给丰富，人类不必进行复杂的劳动就可以获取生存条件，所以在这一地区不易发生新的文明， 

这就是为什么热带地区即使在现在也是原始社会居多的生活环境。因为衣食不愁，不用劳动就可以生存。那么在极寒之处， 

人类生存较为困难，同样也发展不了文明，如爱斯基摩人，直到现在仍然过着几乎原始的生活。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 

有在酷热、严寒这两者之间交叉的地带，才比较适合人类生存，食物比较充足；但是如果想生存的好，人类就需要劳动，故在 

这一地区较易发展新的文明。这也是环境史学需要考虑的问题，即自然生存环境对人类生存条件的制约和规定。 

(二 )“人造环境”或“人为环境”的影响作用 

人类在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还形成了“人造环境”或“人为环境”。这是人类活动反作用于自然界所产生的成果。凡是 

人类给自然环境打上的人为烙印，皆可称之为“人造环境”或“人为环境”。有学者把人造环境专指为运河的挖掘，城市的修 

建等，这还远远不够，应当泛指人类参与的对地球原始生态环境所施加的影响及改造。人类改造自然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生 

存需要，但其结果往往起到的是破坏作用。人类对于地球原有生态环境所施加的影响，自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只是在远古时 

期，这种影响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记。在中古时代和近古时代，随着人口的增加以及技术方面的有限进步，人们为满 

足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开展的对自然的索取，在局部和个别地区，已出现了原有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况。最为严重的是自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对环境的参与和改造能力的增强，人们可以在违背自然环境的情况下营造 

出一种小的人工环境。譬如有些蔬菜和水果不能在冬天生长，我们可以利用现代技术有办法让它在冬天照样生长。再譬如 

现代建筑及供暖设备的完善，为人类营造了一个冬暖夏凉的生存环境，使人类可以到接近北极的苦寒之地居住，不过这一 

切都需要煤、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的支撑。这就是人造环境。现在的空气污染主要是人造污染，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反过 

来又对人造成危害。 

许多人类运用科技手段形成的大工程，如大运河的开凿、大型水库的修建、大规模城市建设，以及运用现代科技以使人 

类的生活更为舒适为目的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人造环境”，尽管极大地改善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但也带来了诸多灾 

难。杰里米·里夫金等在《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中就指出了人造环境的极其脆弱性。“1965年 11月9日晚，加拿大安大 

略一家发电厂的一个小小的继电器发生了故障。几分钟内，几乎整个美国东北北部停电。成千上万的人被困在电梯和地铁 

里。街道红绿灯全部熄灭，整个东海岸交通堵塞。夜幕降临后，那些地区便陷入了一片黑暗。没有电灯，没有暖气，他们赖以 

生存的技术社会的其他许多设施全都没有用了。”[23]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过分仰赖电力等能源，没有了电现代城市就无法运 

转 ，这在现在社会具有普遍性，这也正是人造环境的脆弱之处。 

恩格斯对于人类破坏环境并反过来遭受自然报复的问题有几段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 

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并且这一切都是 

由于人的活动。”[24]他强调指出：“只有人才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他们 

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25]他还举出人对 

环境破坏的事例来说明他的论断，“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使最能盈利的 

咖啡树施用一个世代之久，致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竞冲毁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26]“希腊的山羊不 

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27]“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了希腊 

森林的恢复；在圣赫勒拿岛，第一批扬帆过海者带到陆地上来的山羊和猪，把岛 t-IH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部消灭光[28]。“在 

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随同这种含粉的块茎一起把瘰疬症也传播进来了。”[293恩格斯在这里讨论了人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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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违反了自然规律就会遭受惩罚的道理。在历史上由于人为的原因破坏生态环境而遭受报复的例子不胜枚举。以破坏了自然 

界早已形成的食物链而形成的生态灾难，以19世纪70年代北美对于野牛的猎杀最为典型。由于疯狂猎杀，几乎使大平原的 

野牛灭绝，狼则开始以家畜牛羊为捕食对象，而对狼的灭绝性捕杀，结果又造成了食草动物鹿、野牛等的大量繁殖，破坏草 

场。在当代美国，中国鲤鱼在其水系的迅速繁殖也对当地鱼类的食物链带来严重影响。 

尽管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居住地的生态环境，为了自己的贪欲甚至破坏遥远地区的自然生态，但 

是每次对于自然的破坏都必然地遭到报复。恩格斯论述道：“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 

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 

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 

把森林都是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 

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 

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 

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3o]人类往往按照自己的愿望改造自然，然而其结果却往往事 

与愿违，自然界往往以更为残酷的方式报复人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大规模活动往往能够在局部甚至在整体上改 

变自然环境的运动规律。我们出现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有很多方面正是我们人类自身行为所造成的。 

从局部来看，人类这种环境的破坏更是清晰可见的。从历史到现在莫不如此，历史上许多国家，由于人口的繁殖对自然 

的破坏，沙漠化、气候的异常还造成了亡国的惨剧，例如楼兰王国的覆灭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中国西部很多地区在历史上曾 

经是水草肥美的草原、森林或者拥有着适于农业的肥沃土壤。可是随着环境的破坏现在变成荒漠化了，某些地区竟成为了 

寸草不生的沙漠。一到春天就风沙肆虐，成为沿海地区风沙的主要策源地之一。以辽宁为例，辽宁西部地区在历史上就曾经 

是水草肥美、森林茂密的原始森林。动物繁多，鸟语花香。但是经过了数世纪，特别是最近一百多年的开发，那里已成为了荒 

山秃岭，水土流失，灾害频发的贫瘠之地。尽管近几十年来我们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想恢复原始自然状态是非常困难的。 

再有，东北地区的许多城市是随着近代工业发展而崛起的，像阜新、鞍山、抚顺、本溪等等。随着资源的疯狂开采，目前皆已 

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尽管这些年已下功夫治理，但那里的环境问题依然非常严重，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就能马上恢复的。 

(三)环境意识和环境观念也应当成为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 

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有时是基于一个民族优先追求生存发展的需要而招致的。以发展为先，无暇考虑环境影响问题。 

有时则是基于人定胜天的好大喜功，缺乏对自然的敬畏，纯粹是由于人类的无知无畏造成的。因此有关人类与自然环境紧 

张动因背后的环境意识和支持这种行为的政府环境政策也应在环境史学的研究框架之内。人类对于环境问题的认识有一 

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往往是以濒发的环境灾难的警示为代价的。以中国为例，在 2O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处于急于实现工 

业化、“赶英超美”的特殊时期，那个时候在发展观念上仍将烟囱冒烟、马达轰鸣作为工业繁荣的标志；而且环境问题除了还 

没有象现在这样突出外，更重要的是尚没有形成保护环境的意识。所以就不可能有系统保护环境的政策出台。改革开放后，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拚命发展经济，逐步形成了向全世界贩卖以中国资源为基础的工业品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以对自然 

资源无限索取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带动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 

坏却超过了以往数世纪破坏的总和。而自然界给人类的报复则是以荒山秃岭泥石流、干旱和洪水；草原过度放牧带来的是 

沙漠化、沙尘暴；土地过分开垦，化肥农药大量使用造成土地板结和土地荒漠化；矿物资源的过度开采造成了资源枯竭，生 

态破坏；工业废气、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造成了空气污染和灰霾天气；工厂废水、城市生活废水的大量排放，造成了江河污 

染。此外工业垃圾、城市生活垃圾、废弃电池等有害化学工业品的倾倒，不仅严重污染了城市周边环境，而且还造成了更大 

范围更持久的污染。上述这些环境污染源不仅在某些局部地区对人民的身体健康构成了威胁，从长远来看也成为社会经济 

发展的制约瓶颈。当代对于环境问题的热议，反映了国人对于环境污染问题的反思意识。我们曾经以高楼林立，黑烟蔽日， 

马达轰鸣作为一个工业繁荣的象征，现在看来已经落后了。现在人类对优美自然环境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建设环境优美、人 

与自然和谐、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的生态文明社会已成为国人的迫切追求。这也给历史学家提出了很好的课题，要 

从历史的角度提供经验教训。 

概言之，关于环境史学研究对象及边界的界定，从大的方面而言，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是环境史学的基本研 

究对象。细分化可包括如下子项：(1)原始自然环境对早期人类文明的形成及影响。早期人类各民族所形成的文化式样，行 

为方式、风俗习惯，皆为适应所生存环境而产生之结果。(2)人类行为作用于自然环境而产生的影响，人口集聚、大规模移 

民、土地开发、森林砍伐等方面形成的泥石流、大洪水、土地荒漠化、沙尘爆等的影响。(3)大规模工业化、煤等矿物资源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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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开采、汽车在全世界的流行，其所排放的废水废气及光化学污染对人类居住生态环境的影响。(4)战争、异民族统治及 

疯狂掠夺资源、人员跨国境往来疫病传播所造成的环境灾难问题。(5)历史上各种与自然环境相关联的生活方式、习俗文化 

的研究。(6)对已往各种环境思想和环境理念的研究。(7)历史上与环境相关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法律法规的研究，等等。 

环境史学的边界非常清楚。凡是历史上与环境相关的事物皆可作为环境史学的研究对象，不过，有些研究却不应当包 

括在环境史学的研究框架，如具体地测定每部机器的污染量、汽车排放量，研究疫病流行病本身的治疗方案、研究森林病虫 

害的防治，研究受污染土壤有害物质的含量等等，环境史学可以把环境学、生态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所得出的 

相关数据拿来为我所用，但却不应取代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具体职能。此外，环境史学也不能取代史学或其他学科的职能， 

只能将自己界定在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史这个层面。这样一来，环境史学的边界外延就非常清楚了。 

三、环境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一)环境史学理论 

任何--I'q学科都要有自己的专属理论，环境史学也不例外。有学者主张把生态学理论作为环境史学的理论，笔者以为， 

生态学理论与环境史学理论两者不应简单地等同或叠加，我们当然可以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但环境史学应有自己独特的 

理论。笔者主张把“生态文明史观”作为环境史学的核心理论⋯。“人类共有一个地球”应当是生态文明史观的重要理念。地 

球的资源有限，只有爱护我们的地球，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人类才能可持续地生存和发展。全球史视野也应是环境史学理 

论架构的重要范式。因为空气的污染、水的污染、疫病的传播都是跨国界的，因此，环境史的描述已不可能完全限定在某一 

国的范围内；而且在世界高度一体化、各国关联度极高的现代社会，发生在任何地点的重大环境灾难问题，都不仅仅是局部 

的问题，它的发生和治理都必须是国际化的，需要国际合作。从环境史问题的研究看也是如此，只有站在全球视野才能把环 

境事件发生的由来、过程、影响说清楚。 

从理论的内在构成来看，熵的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应成为生态文明史观的核心构成理论。而杰里米·里夫金 

(Jeremy Rifldn)、特德·霍华德(Howard，T．)所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一书，为我们初步搭建了生态文明史观的基本框架。 

其基本理论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的定律告诉我们，物质与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转换，即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 

效到无效，从有秩序到无秩序。热力学第二定律实质上就是说宇宙万物从一定的价值与结构开始，不可挽回地朝着混乱与 

荒废发展。熵就是对宇宙某一子系统中由有效能量转化而来的无效能量的衡量。根据熵的定律，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宇宙或 

任何地方建立起任何秩序，都是必须以周围环境里的更大混乱为代价。”[31]热力学第二定律“它告诉我们每当能量从一种 

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时，我们会‘得到一定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我们损失了能在将来用于作某种功的一定能量。这就 

是所谓的熵”[32]。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恪守热力学第一定律，因为这个定律告诉我们，宇宙中的物质与能量是守恒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 

能被消灭。它们只有形式的改变而没有本质的变化。这一定律使我们对世界抱乐观主义态度，并为我们无限制地向自然的 

索取提供了理论后盾，反映在历史观上，就是认为人类社会永远会不断进步。不幸的是，热力学还有第二定律，即“熵定律” 

否定了这一切。“熵的定律摧毁了历史是进步的这一观念。熵的定律也摧毁了科学与技术能建立起一个更像有秩序的世界 

这一观念。”[33]熵定律否定了自洛克、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从生态学角度看“洛克不给地球上每条河流安 

上水坝，不让每个自然之谜一览无余，不把每座高山敲成碎片榨出石油，他是不会罢休的。”[34]因为这种在当代仍居主流的 

发展模式不支持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杰里米·里夫金、特德·霍华德两人在著作中强调，“熵定律是无法逃脱的。这个宇宙最高物理定律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 

一 方面。⋯⋯熵定律便成为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35]‘‘我们应当牢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创造能量。从来就没 

有人创造过能量，也永远不会有人能创造。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把能量从一种状态转化成另一种状态。⋯⋯世间万物的形 

态、结构和运动都是不过是能量的不同聚集与转化形式的具体表现而已。一个人、一幢摩天大楼、一辆汽车或一叶青草，都 

是体现了从一种形式转化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能量。高楼拔地而起，青草的生成，都耗费了在其他地方聚集起来的能量。高楼 

夷为平地，青草也不复生长，但它们所包含的能量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被转移到同一环境的其他所在去了。”[36]任何能源在 

本质上都是一种能量。地球本身贮备的能量对人类来说，一种是在对人类有意义的时间内可以再生的能源，另一种是只在 

①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指导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发展的角度看，生态文明史观也应是历史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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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意义上的时间内可被再生，因而对人类来说只能被看成是不能再生的能源。物质虽然可以循环再生，但必须以一定 

的衰变为代价。比如我们从地底下挖出一块金属矿石并将它冶炼成一件餐具。在餐具的使用期内，由于磨损，金属分子不断 

地离开这件餐具。这些离开了餐具的金属分子并没有被消灭，它们最终又回到了土壤中，但它们现在是零零星星地散失在 

土地里，而不是处于一种聚集状态，因而已不能再像原来那块金属矿石一样被有效地使用了。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方法 

来收回这些四处散失的金属分子，但在同时我们又要付出更多的能量，这种回收已毫无意义了。熵定律的一个最重要观点， 

就是一种物质形态转变成另一种物质形态的时候具有不可逆性。例如原始森林被砍伐后，再重新栽树，即使树木长大成材 

了，那也不是原来的原始森林了。一种矿产在理论上是不可再生的。例如我们把地球上的煤、石油都采光、挖尽了，这种矿产 

在地球上就再也没有了，即在人类存在的时间内再也不会生成了。这就是熵定律。 

在杰里米·里夫金他们看来，每一项新技术的发展的确加快了能量的提取和流通的过程。不过这种新技术所体现的所 

谓效率的提高，实际上只是加快了能量的耗散过程，增加了世界的混乱程度。因为“在狩猎一采集型社会被迫过渡到农业社 

会以前，人们花了好几百万年才耗尽了环境中的能量。然而，农业环境从开始到最后‘不得不’过渡到工业环境，却只有几千 

年的时间。只过了短短几百年，人们又耗尽了工业环境的能源基础(即非再生的能源)，开始面临一个新的熵的分界线。”[37] 

里夫金阐述了一个事实，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资源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更重要的是人类自身人性的贪 

欲，不惜以破坏自然界的平衡为代价来获取财富，追求所谓“GDP”的进步。 

应该说，《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与《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在学术思想和发展观念上如出一 

辙。《增长的极限》是由1968年4月成立的罗马俱乐部提出的第一个研究报告，该报告在丹尼斯·米都斯(DennisL Meadows) 

教授主持下完成，于1972年公开发表。其核心观点是，“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 

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不可能解决”[38]，因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 

源消耗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星球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393强调指出传统西方式 

的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高消费、高污染的这种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与此相比，《熵：一种新的世界观》把这一观点更 

加系统化和理论化，讲得更为透彻。明确讲到了当代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资源占有的不平衡性，是世界秩序混乱的根源之 

一

，“只要我们美国继续每年消费掉世界资源的三分之一，第三世界就不能过上稍稍像样的生活。⋯⋯如果哪个第三世界领 

袖允许工业化国家继续掠夺他们的自然资源，那这个人必定是个大傻瓜。”(4o3强调“熵定律打破了我们的物质进步的观念。 

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学的基础。它转变了时间和文化的观念，并剥掉了技术的神秘外衣。”[41]指出人类要有意识地尊重 

地球的“资源极限”，因为“我们的生存，以及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的生存，都取决于我们与自然和解、与生态系统和平相处 

的决心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给自然再生过程以足够的时间来医治我们给地球带来的创伤，那么人类和其他 

所有形式的生命在这个地球上居留的时间就能更长一些。”[423总之，人类不应把自己看成是主宰自然的生物，反而应当尊 

重自然秩序，对自然界规则持有敬畏的精神和态度。只有在不破坏自然的生态环境条件下的发展，才会可持续发展。 

上述相关理论无疑构成了生态文明史观的基本框架。科学技术在按照人的需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极大地改变了人 

类自身的生存状态。科学技术本身无可指责，关键是我们如何使用科学技术，持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发展 

模式的问题。其实质上涉及到什么是生态文明的根本问题。文明是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和进步状态。文明有精神文明、物 

质文明之分，现在还应当加上环境文明或生态文明。环境文明或者叫生态文明是超越于技术之上的，是人类的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在生存价值意义上的最高体现。它要求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不破坏自然和谐的背景下发展自己的文 

明，同时这个文明也将能保证人类的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换言之，就是在维护延续发展自己文明的同时，保护赖以生存的 

客观自然环境。生态文明观的本质就是合理的有节制的使用自然资源，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前提下，着眼于为我们子孙 

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资源的一种文明观。那么用这种文明观来考察历史也就成为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史观了。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生态文明史观是以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定律为科学基础，着眼于人类共有一个地球的理念，以 

维护人和自然和谐为宗旨，以保护生态环境为价值取向，站在全球视野上来审视、认识和评价历史上人与环境互动关系的 

一 种历史观念。只有在这样一种历史观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建构具有全球视野的、为各国学术界同仁所共同认可的环境史 

学；才能在研究中摆脱传统政治史、经济史的思维模式，在肯定追求人类文明进步的同时，还要考量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 

审视和评价历史的基本准则。 

(二)环境史学方法 

任何--i'q学科都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环境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历史学科，它首先要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然而由于 

环境史学作为_j,-i综合性较高的边缘交叉学科，其与生态学、环境学、地质学、地理学、水文学、气象学、生物学、考古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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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都有交叉关系。因此，它在研究方法上也应是多元的，即凡是有利于环境史学建设的研 

究方法皆可拿来为我所用。 

从研究方法来看，环境史学至少应有以下几种基本研究方法。 

第一，史实综合互证法。中国传统典籍里保留有大量水旱灾疫虫病饥荒等灾疫记录，为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环境变迁问 

题提供了线索。然而，这些自然天象灾疫的记录比较简单，难以了解全貌和细节，这种情况就需要参照气象学、天文学或考 

古学、地质学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补充证明。竺可祯在《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对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文 

化繁盛，经济繁荣或民族战争、灾害连绵所对应的气候气象等自然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43]。这篇较为经典的气象学论文， 

证明了盛唐的繁荣与温暖的气候有关，而极度的社会动荡则与极度的严寒和大旱有关。例如，l7世纪气候的极度寒冷和大 

旱导致了明朝末年的社会动荡。黄河流域从 1627年到 1641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连续 14年的严重干旱，从而激发了明朝 

社会的剧烈震荡，诱发了李白成农民起义，明朝覆灭，满族入关建立清朝 。如果相关研究不借助于竺可祯的学术成果便会 

缺少科学证明。 

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有关灾异气象方面的资料主要以文字描述为主，基本没有涉及雨量分布、气温气压、干旱程度等 

科学化数据化的资料。利用科学仪器检测所得到的气象资料，在欧洲也是近代才开始系统建立的，我国在上个世纪初才有 

相关记录，但很不完备。因此，前近代时段的相关研究还要借助于日记、地方志等加以补充。现当代的气象资料已较为完备， 

可以为我们研究沙尘暴、灰霾天气、水灾、旱灾提供科学数据的支撑。故环境问题研究除了依然使用传统史料外，更应尽可 

能多地利用有关天文、气象、水文地质、农田、森林、工业经济等统计数据和各种科学报告来丰富相关研究。 

第二，实地调查法。社会学也叫田野调查法。环境史的研究单靠文字记载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辅之以实地调查。历史上 

发生的任何一场环境灾难，无论是自然的水旱瘟疫灾害还是人为的化学污染、重大环境事故，都会留下灾害痕迹，这正是实 

地调查成立的前提。一场大水过后，农田被冲毁留下大量沙土碎石，这都是现场的，可以根据泥沙碎石情况判断灾害程度。 

历史上环境灾难在地质上形成的痕迹，如土壤中放射性物质的含量，某个特定海域中某些有害元素的含量等，这些都是研 

究某区域环境污染的重要证据。再譬如对某一地区较为集中发生的特种恶性疾病的实地考察也很重要的。中国很多地区发 

现有癌症村、癌症乡现象，对此，可以实地调查当地的环境污染原因，如工厂设立的历史，当地的生活方式，当地的水质、土 

壤、空气质量以及当地植物标本等。一般来讲，当某一地区恶性疾病的发生已超出正常值并出现极端情况之时，说明这一地 

区的污染已相当严重。癌症村的周围一定有很多的化工厂，喝的水是污染的水，呼吸的空气是被污染的空气，吃的食物是受 

污染的食物；此外，某种职业病还与特定高污染行业的从业人员相关联。煤矿第一线的掘进工人因为天天用电风镐掘煤，吸 

人大量的粉尘或煤尘，所以矽肺的发病率非常高，一个壮实的小伙子到四五十岁的时候，肺就堵死了，变得石头一样，叫做 

矽肺，因为无法医治而痛苦地死掉了。此外还有水泥厂、铝厂、铅厂、钢铁厂、化工厂等一线工人都有专属行业的职业病，对 

此都可以实地调查，可以实地了解有关行业的污染情况。 

实地调查法应用的范围非常广泛。许多环境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只有长时段的史学考察方式才能把环境 

问题从发生到产生实际影响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如沙尘暴、灰霾天气等都是需要实地考察，获得亲身感受，深知其危害，才 

能述之真实。 

第三，口述访谈法。学术界对口述访谈法的论述较多，所用程序大致相同。首先要选定具体要研究的环境灾难事件，寻 

找当时亲身经历的当事人或目击者进行访谈。在访谈之前应做好准备工作，如录音、录像设备，笔纸等，还要设计好访谈的 

问题，如向当事人询问事件发生的时间、原因、经过、灾难程度、个人经历感受等，谈得越细越好。口述资料由于其内容鲜活， 

有现场感而为学界所看重。但由于151述当事人文化程度、当时的身份及个人感受等原因，使口述史料在真实性方面存在缺 

陷，故使用相关口述史料时，还要与具体档案记载及其他文字记载进行互证，方可使用。 

第四，计量统计法。所谓计量统计法，就是运用数量方法、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分析历史事件的一种研究方法。以研究 

某一特定城市的环境污染为例，在现代城市中各种各样的污染都是随处存在的。譬如研究城市灰霾天气情况，就可以某一 

城市近 10年一20年为时间段，利用气象资料中灰霾天气的记录进行统计，然后就可以得出该城市的大气污染程度情况。恶 

性病的统计也很能说明问题。若某城市或地区发生的某种恶性病具有统计学意义，即在该地区或该城的居民中患某恶性疾 

病的人群在某一特定时段呈现多发状态，出现了超出正常值的极端状态，就说明该城区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具体方法可 

① 王昌会关于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与历史互动关系，蓝勇在《唐代气候变化与唐代历史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k]2001(16)：58)一 

文中的观点显然都受到竺可祯气象学成果的影响。 



第 1期 焦润明：环境史学论要 151 

以选取当地医院病志档案进行统计，可以获得发病死亡人数，病情状态以及病人居住地分布等信息。这使环境史问题的研 

究获得了可信的事实证明。还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居住在化工厂等高污染企业周围的居民发病率进行统计。以此来判断环境 

污染程度并对该地的污染历史进行评估判断。 

上述所列方法只是环境史学中几种常用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中还有很多有效的研究方法可以用之于环境问题研究， 

环境史学毕竟属于历史学的一个边缘交叉分支学科，那么它应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四、环境史学的研究意义及存在价值 

环境史学是人类为应对环境问题而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自觉地建设生态文明这一文化自觉 

意识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在拓展史学研究领域，增加史学的科学要素，扩大公共史学领域方面具有重要研 

究意义和存在价值。 

(一)环境史学拓展了史学的研究领域 

传统史学主要研究历史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至于历史上人与自然环境、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 

基本不在主流研究范围之列。尽管中国古代典籍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灾异等环境问题的记载，且时间较早。不过，有意识地用 

一 种理论和方法使之形成一门学科并且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在古代还没有形成。另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期里， 

由于现实社会之需要，经济、法律等学科获得了迅速发展，相关学科的膨胀逐渐压缩了历史学原有的学科空间，诸如经济 

史、法律史等都被纳入到其他相关学科中去，史学只剩下干瘪的躯干了。只是近十余年来史学学科的空间布局稍有改观，特 

别是以环境史学为代表的一批史学新兴学科的崛起，在拓展史学的新研究领域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方面，环境史学贡 

献尤其大。 

首先，涉及范围广阔的环境问题被纳入到史学的研究范畴中来，大大扩展了史学研究空间。环境史学涉及的范围相当 

广泛，凡是人与自然所产生的互动关系问题都是环境史学研究的内容。古时代由于人口的增加以及不良的生产生活方式对 

环境造成的破坏自不必说，尤其是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人类对于自然的攫取、掠夺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超过了 

历史上数千年人类对自然环境破坏的总和。土地沙化、荒漠化，沙尘暴、泥石流、极端暴风暴雨、光化学污染、让人透不过气 

的灰霾天气，水污染，食品污染等等，这些都是历史上很少出现或未曾出现的环境问题，相关问题纳入史学研究范围，无疑 

大大扩展了史学的研究范围。总之，环境史学大大扩展了传统史学的历史思阈和空间思阈，增强了历史学参与社会现实问 

题的能力，增加了历史学关注环境问题的重要部分。 

其次，史料的运用范围较前更为广泛。环境史学所使用的基本史料，如环境数据、环境监测报告，历史上水灾、旱灾、瘟 

疫报告，灾荒记录，地质资料，气象资料，这些都是过去传统史学不用或不常用的史料，现在则变成了经常性的，不可须臾离 

开的重要史料。所以单就材料来讲，它就大大地突破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范围。由于环境史学尽可能多地要运用一些自然 

科学的方法，科学数据，环境报告，以及天文、气象、地质、水文、森林等各种报告为研究服务，所以材料的取舍明显和过去不 

同，具有多样性。此外，个人回忆录，笔iiZ~J,说中经历的某次灾荒体验等口述史料都是环境史研究所需要的。所以史料的运 

用已较前大为扩展。 

再次，扩大了史学的研究手段。环境史学扩大并丰富了历史学原有的研究手段。传统历史学的方法，如考证、辨伪、归 

纳、分析、概括等，固然仍有其有用性，然而，由于环境史学所面对的特殊的研究对象，逼迫我们不得不利用、不得不使用 

我们过去不大重视的那些统计数据，不得不依靠科学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不采用地质的、气象的、生态学的这些方法， 

那我们就不能在研究环境史中获得进展。这表明环境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结合得更为紧密，采用 

范围更大。 

最后，环境史学的研究还大大丰富了历史工作者的人文素养以及对人类前途命运的终极关怀情结。研究环境与人类互 

动关系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类自身生存的幸福安康。故它首先就要求研究者应有人文关怀，关注人和自然的和谐问题，即 

对人类的生存价值，对人类的幸福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要有所关怀。如果从事环境问题研究的历史工作者不具有这 

些条件的话，那就不能很好地阐释环境与人类的和谐边界。 

其实很多的环境问题皆为人类自身造成的，人类对自然无限的攫取、破坏是造成人类自身生存条件恶化的根源。人类 

的贪欲，对金钱无限的追求，以及不良制度(有些制度本身强化了对自然的破坏和索取)、征服民族对被征服民族资源的掠 

夺和破坏，都是造成环境恶化的根源。尤其是某一民族对自己千百年来生存的土地进行无情地掠夺和破坏，为了一代人的 

幸福不惜牺牲子孙后代的幸福去掏空本已不甚丰富的资源，如森林、矿藏、石油、煤炭，污染了新鲜的空气和洁净的水源，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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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环境史学本身的价值追求要求研究者必须站在生态文明史观的高度，对历史上破坏 

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鞭挞和批判，对保护自然生态的行为进行褒奖，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资政育人。尽管这些本是 

历史学中应有之意，但是从来也没有像环境史学这样，使历史学工作者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思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 

化了史学人文系统中的价值导向作用。 

(二 )环境史学加强了史学的科学性 

环境史学是历史学科中利用科学手段和科学资料最多的学科之一，由于其运用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较多，且与自然 

科学结合较紧密，在客观上大大加强了史学的科学性。要把史学建设成为像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那样的科学，这是上 

个世纪2O年代末傅斯年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提出的奋斗目标④。由于“科学史学”派在历史研究中大量借助自然科学 

的理论和方法，使历史学中的科学成份大量增加，使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信念增强。而环境史学的产生，可以说是中国 

史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第二次跨越。环境史学将大量科技成果引入到人文学科中增加了历史学科的科学性和实验性。历 

史学原有的对史料的考据方法，已经很接近科学意义了，然而，环境史学直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其研究中 

涉及到的每一个问题都要用科学的数据，用大量的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来说明，使用科学资料来说话，所以环境史学更接 

近于科学。 

不过，历史学毕竟不是自然科学，它除了有科学知识系统外，还有一套与之平行的人文系统。它的学术研究又以提高人 

类的幸福为旨归，融汇了人文关怀和道德评价，所以这种研究是别的学科不可代替的。它对环境的综合研究也是其他学科 

不可代替的，它补充了其他学科的缺陷。使研究具有综合化特征。利用自然科学技术和统计数据，利用多种学科综合研究这 

是史学的一大特征。环境史学在充分利用自然科学方法和资料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人类对自然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客观 

上丰富了人类思想宝库。它在总结人类于环境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在建设生态文明，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三)环境史学扩大了公共史学领域 

历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它除了提供学理和知识背景外，在塑造人的精神世界，增加人文素养，培养民族 

意识和国家观念以及资政等方面亦具有独特功能。按照笔者的理解，史学有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之分。史学可以有五个层 

面。最高层面，即第一个层面是历史学精神，历史哲学及一般史学理论；第二层面是历史学的技术层面也就是历史方法；第 

三个层面就是历史学的具体学科；第四个层面是历史知识；第五个层面是史料。这五个层面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只能在学 

理层面进行分类，却不能在具体运作中分开。哪怕在最低层面的操作中，史学的核心价值、史学理论和方法也会同时发挥作 

用。以史料为例，史料只有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加工并赋予其意义才能转化为对人们有益的知识，能不能转化成为普通百姓 

接受的信息符号并且融人日常生活知识当中，对人生的丰富和发展起作用，这就有一个历史观、人文精神在里边起什么作 

用的问题，这也是历史学科走向公众生活的重要路径问题。 

带有公共性质的历史内容甚多，如历史上的灾疫应对、公共卫生防疫、城市发展、公众参与、社会福利等皆是，其中环境 

史学即是公共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性本是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历史学不是国家或意识形态的专利，更不是职业历 

史学家的专有垄断品，公共历史要求归还两样原本属于它的东西：一是历史的真实性即科学性，人们要求了解历史真相；一 

是再释历史的合法性即民众书写其所亲见亲闻历史的合法性。过去这两样东西只属于国家史学，即国家意识形态政治化了 

的历史学，而不属于依据公民文化 自觉的公共史学。而环境史学由于其直面民众所关心的历史热点问题，故它能很好地解 

决公共历史阐述中的科学性、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 

环境史学所研究和讨论的大都是公共历史问题。历史上发生的几乎所有的环境问题和环境事件都是公共问题或公共 

事件。无论是水灾、旱灾还是瘟疫流行病，抑或水污染、空气污染、转基因等问题，其受影响的范围都是某一地区性或群体性 

的，属于公共层面的内容。相关研究涉及到国家的环境政策、法律法规，环境治理以及受害者赔偿等问题。特别是在环境问 

题日益突出的当代中国，因环境问题关乎整个民族健康，且人们的环境意识普遍觉醒，公民要求对环境问题有知情权和参 

与权。互联网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公众的知情和参与问题，更使环境问题成为公共话题，因此，相关研究不仅能使历 

史学更深入地介入到公共事物，研究公共领域的历史问题，同时其研究成果亦能为大众所关注所了解。当此之时，历史学家 

们有意识地借助于公共环境问题的研究，向公众介绍历史上环境灾难的经验教训，培养其尊重自然生态的文明意识、历史 

认识，便是在客观上强化了历史学的公共性，提高了人们对于公共史学的认识。 

① 参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原载1928年i0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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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公共性是历史学的本质属性，公共历史是其关注的重要领域，这个领域包括环境史学。因此，让史学从学院式的 

研究传播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之走向社会，走向公众，参与现实生活，更好地发挥史学的公共性，在这方面，环境史学具有不 

可替代的优势，它搭建了史学走向公众的桥梁，客观上增加了史学的公共部分，扩大了公共史学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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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B—ef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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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vironmental history is an emerging cross-discipline which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history and the natural 

sciences．Its object of study mainly includes human—environment interaction，natur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on 

human activity，impact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Ecological civilization view of history is the central guiding 

theory；its research methods 8YC made up of traditional history l'eseal~h methods，and methods employed in other social sciences 

and natural sciences，among which comprehensive mutual vefific~ion between history and facts，fieldwork，oral interview， 

statistical methods are the most effective。The discipline expands the field of historiography，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ncreasing scientific elements and strengthening the publicity of histor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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